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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著科苑  风范留人间
——记国际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院士的科学人生

作者：张建平

十月，合肥的科学岛上，金黄的树叶铺满了林间小路。我来到葛庭燧院士铜像前，向最敬爱的科学家献上一捧鲜花，以表达心中的景仰之情。凝视着葛庭燧院士铜像，他的音容笑貌，他那深邃的眼神，给我们昭示，给我们力量。

一、赤子之心报国情
[bookmark: _GoBack]
自幼崇拜英雄
1913年5月3日，葛庭燧出生在山东蓬莱县大葛家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他少小聪慧，5岁开蒙读书，崇拜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葛庭燧经常听父亲给他讲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的故事，从小就萌发了要学好本领、富国强兵，造更厉害的枪炮打败洋鬼子的愿望。
1930年，葛庭燧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同班进步同学胡乔木等人的影响，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
1938年，葛庭燧又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院，此时，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葛庭燧采取特殊的方式，化妆成牧师，闯过日军的哨卡，到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他化名何普，穿上军装，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帮助八路军试制火药和地雷，建立无线电台，受到了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的褒扬。回到北平以后，他又通过秘密渠道，继续参与抗日斗争达一年多。

坠入甜蜜爱河
1940年，葛庭燧获得燕京大学物理硕士学位，幸福也悄悄降临给了这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
葛庭燧的物理老师，是中国早期七位留学国外的物理学女博士之一——何怡贞，她的家世在当时的中国也算是赫赫有名。何怡贞出生于“五世翰林”之家，父亲何澄先生，早年东渡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后来成为中国的大收藏家之一。何怡贞的外祖父王颂蔚是苏州的“三大才子”之一，外祖母王谢长达是晚清的教育家，创办了一所“振华”女校，并出任校长。何怡贞在美国留学6年，获得了化学硕士和物理学博士双学位，于1937年回国。
在北京燕京大学的校园里，月色是那样的皎洁，清风吹拂着一对散步的青年人。他们是物理系的师生，一个教书育人、美丽端庄，一个好学上进、才华横溢，2年的时光，师生之情渐渐升华为爱慕之情。

喜结连理双双赴美
应吴有训和叶企孙两位教授邀请，在燕大毕业后的葛庭燧赴昆明，在西南联大担任物理系教员，教授“高等实验物理”课，此时坐在台下听讲的学生之中就有年轻的杨振宁；而当年葛庭燧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又曾经是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教授“近世代数”课的学生。后来，两家的友情又延续到海外，杨振宁1945年赴美留学后，成为葛庭燧家中的常客，杨振宁很喜欢葛老师家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1941年6月，葛庭燧离开西南联大来到上海与何怡贞举行婚礼，婚后一个月，他们同赴美国求学深造。赴美之前，葛庭燧推荐了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到西南联大任教，这位学生就是黄昆，20世纪半导体物理学中一个闪亮的名字。2001年，黄昆荣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毅然踏上归程
1941年9月，葛庭燧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研究院学习，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他还攻读了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统计动力学》等课程。他完成的博士论文“一种不可见紫外射线光源”，被美军应用到二战中收复南洋群岛的侦察任务中。1943年，葛庭燧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从事铀及其化合物的光谱化学分析；又在该学院辐射实验室进行过远程军事雷达发射和接收两用天线自动开关的研究。这是一个二战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研团队，葛庭燧获得了2张奖状、1项专利和1枚奖章。
身在异国他乡，葛庭燧念念不忘苦难中的祖国。1949年2月，“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葛庭燧担任了理事会主席。
1949年5月，葛庭燧收到了中共地下党曹日昌的信件，其中还有一封中共北方局写给钱学森教授的信。葛庭燧当即把信件转给了钱学森，又亲笔写了一封信附上。1993年，钱学森在祝贺葛庭燧80寿辰的贺信中说，“我决不会忘记，是您启示我早日从美归国，为新中国服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举行了庆祝大会。会上，大家与前来捣乱的一些打手进行了搏斗，葛庭燧冒着生命危险，高高举起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与会的留美同胞们满含热泪第一次看到了新中国的国旗。
深深爱着祖国的葛庭燧早已归心似箭，11月底他偕夫人何怡贞和两个孩子毅然踏上归程。当他站在海轮的甲板上，隐隐约约看到远方的海岸线时，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思念之情，张开双臂大声地呼唤：“我终于回到亲爱的祖国了！”

伟人宴请科学家
1993年，笔者曾经荣幸地聆听葛庭燧院士回忆当年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形，并写成了一篇文章，当时用的标题叫做《春风化雨润心扉》，发表在《中国科学报》上。
葛庭燧深情地回忆道：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了打开世界科学文化交往的大门，1955年11月，我国第一个出访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组成了。郭沫若同志任团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任秘书长，中宣部办公室主任熊复任副秘书长。团员有：历史学家翦伯赞、考古学家尹达、数学家苏步青、桥梁学家茅以升、水利学家汪胡桢、生理学家冯德培、药学家薛愚，我作为物理学家荣幸地成为团员之一。当时，1954年万隆会议刚结束不久，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十分猖獗，代表团第一次乘坐的印度飞机在途中发生了故障，后又万幸地安全返回香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几经周旋，最后改乘英国飞机，于12月1日安全抵达日本。
这是在“二战”结束10年之际的出访，被日本科技界称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代表团去了东京、千叶、市川、仙台、名古屋、丰桥、京都、大阪、奈良、广岛、冈山、福冈、下关、八幡、别府等十几个城市，参观了重要的研究所和著名大学，与日本科学家和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还向广岛的遇难者纪念碑献花致祭。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衷心地祈祷，任何势力也扼杀不了已经拉开帷幕的中日科技文化交流，这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一定会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发展。
这次接待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组织是日本最高学术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会长是东京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茅诚司先生。因为我们同为物理学家，我和他共同语言自然更多些。我们参观了茅诚司磁学研究室、科学研究所株式会社，还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大学和八幡制铁所、仙台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等，同日本学者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及三次学术报告会，结识了不少日本科学家。
代表团完成使命后，由苏联军舰接送回国。12月29日到达上海，受到陈毅市长的热情款待。第二天，领导决定代表团去杭州，正要吃晚饭时，突然接到赴宴的通知。这要去哪儿呢?代表团副秘书长熊复同志悄悄告诉我：“我们要去见毛主席。”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我高兴得都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的跳动声。
车队停在了丛林中的一片草坪上，毛主席站在篱笆门前等候着我们，并和每一位同志亲切握手。我们跟随毛主席走过一段园林路，进了一间宽敞的大厅。毛主席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说：“你们这次出访的担子可不轻啊！”郭沫若团长向毛主席汇报说，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说：“一切事情都是在变的嘛！”当说起日本科技界对我国武汉长江大桥和三门峡工程的学术报告深表赞赏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郭沫若团长又向毛主席接着介绍：“葛庭燧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他城市作的几场学术报告很受欢迎，”毛主席兴致勃勃地看着我，说：“好嘛，要培养年轻人嘛！”当年我42岁。
就在我们汇报时，大厅另一端的晚饭准备就绪了，毛主席和我们共进晚餐。我就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亲切地让我们多吃菜、多饮酒，一开始那种拘束、紧张的心情完全消失了。我端起酒杯向毛主席敬酒、敬酒、再敬酒，也表达不尽内心的崇敬之情。正餐之后，毛主席请我们吃橘子，还亲手递给我一只橘子。
晚饭之后，毛主席又坐下来同大家继续畅谈。毛主席拿出香烟招待我们，当我说不会吸烟时，毛主席说，“年轻人不吸烟是好事。”毛主席问我：“你是哪里人？”“我是山东蓬莱县人，”毛主席笑了起来说，“这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呵，”接着又说：“你们那里出了个吴大帅呀，”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当我回答说吴佩孚是“二七”大罢工的罪魁祸首时，毛主席连连点头说，“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在融洽的气氛中，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尽管我们恋恋不舍，郭沫若团长不得不起身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送我们到篱笆门外，再一次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在66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们的葛老师”
1952年，葛庭燧响应党中央建设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号召，从北京清华园来到了沈阳参加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在上世纪50年代，沈阳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工业重镇。到达沈阳后，葛庭燧深入到鞍钢等40多个军工、厂矿企业调查研究，与许多劳动模范、技术能手一起开展技术革新活动。
他应用超声波探伤技术帮助解决了子弹外壳成品的检查工序问题；率领技术人员采取果断措施，挽救了因加工不当出现裂纹的成百吨钢材。他还帮助沈阳铁路局解决火车因抱缸造成的停车事故，这项重大革新成果，推广到全国，受到铁道部的嘉奖。他三下鞍钢，提高了铝材、钢材的质量，攻克了飞机大梁、起落架和水库闸门的防腐蚀难关。
工人师傅们从葛庭燧身穿旧棉袄、背着军挎包、满脸笑容的山东大汉形象中，感受到他的亲切可敬，直呼他“老葛”，他显得格外高兴。有一次开办技术讲座，与工人师傅们谈到了深夜11点多钟，公交车停运了，葛庭燧就步行10华里回家，结果引起了公安便衣的注意，一直跟到了金属所，经门卫介绍才知道了他的身份。公安便衣请门卫转告“以后要注意安全”，葛庭燧开玩笑地说：“公安的同志跟着我，我反倒更安全了。”
葛庭燧还多次到沈阳科技馆、工人文化宫组织大家学习用哲学思想来总结生产经验。他还积极撰写科普读物，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声发射与全息照相无损探伤技术》。在那时的辽宁科技界，无人不知葛庭燧的名字，大家说，“老葛是我们最贴心的知识分子”，并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葛老师”！

三、建功立业科学岛
研究所奠基人
1980年8月，年近七旬的葛庭燧院士来到了合肥蜀山湖科学岛，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创建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参与创建了3个研究所：1945年在美国，葛庭燧参与筹建了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还有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葛庭燧一生都在致力于金属物理领域的研究，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科学岛三面环水，犹如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波光粼粼的蜀山湖上。水天相接处，一座白色的五孔大桥飞架两岸，蔚为壮观。在创建固体物理所初期，葛庭燧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摸爬滚打、勤俭建所”。高大敞亮的实验室是他们亲手粉刷的，试验台也是他们亲手砌成的，在全所科技人员的努力奋斗下，一个颇具规模的固体物理研究所屹立在了蜀山湖畔。
1985年8月，中国科学院批准建立了由葛庭燧任主任的“内耗与固体缺陷开放研究实验室”，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17个实验室之一，也是国际上的几个大型内耗研究中心之一。仅仅1年之后，开放室的13篇“晶粒间界内耗研究新进展”系列论文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葛庭燧院士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该领域的国际会议，固体所开放实验室被称为固体物理学“内耗研究的摇篮”。

一个天才的科学发明
什么是内耗现象呢？你听，钟声悠扬，余音袅袅，说明这铸钟使用的合金材料的内耗是很低的；如果钟上出现裂纹，钟声很快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内耗大大增加了。再比如，我们人的脊椎骨的内耗就很大，假如不是这样，我日常走路时脚的振动就会传到大脑，很容易引起脑震荡，这就太可怕了。
内耗，指物体在振动当中由于固体内部所发生的变化而引起的能量消耗。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研制出高阻尼材料，也就是高内耗材料；以及低阻尼材料，也就是低内耗的材料；还有弹性器件，以适应不同领域、不同场合的需要。
材料裂纹、伤痕引起的金属疲劳，是“内耗与固体缺陷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性能优良的材料可以避免因金属疲劳导致高空及地面的灾难性事故；另一方面，如果能有一种仪器及方法，灵敏地探知材料疲劳过程中能量消耗的变化，并揭示出它的物理过程，这将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
时间回到1945年。在美国，葛庭燧应导师甄纳教授之邀，赴芝加哥大学参加金属研究所的筹建，从此他走进了金属内耗研究领域。
在芝加哥工作的4年里，他独立署名发表论文18篇。1947年，甄纳教授提出“内耗峰”假说，对此葛庭燧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据——发明了“葛氏扭摆”。从此，他和老师共同成为世界金属内耗理论的创始人。
“葛氏扭摆”可对金属材料的内耗进行宏观测量并提供内部结构的信息；与此同时，葛庭燧首次在测量中发现了晶粒间界的内耗峰——“葛氏峰”，奠定了“滞弹性”这一新理论的实验基础。这是世界金属内耗研究领域一个划时代的突破。以葛庭燧名字命名的发明与发现，奠定了他在20世纪金属物理发展史上大师的地位。
自“葛氏扭摆”发明以来，它一直在固体缺陷、晶界、相变、阻尼等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原来的扭摆内耗仪已经适应不了更深层次研究需要。在葛庭燧的指导下，科技人员先后研制成功了荣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的自动倒扭摆内耗仪、疲劳内耗仪、声频内耗仪、变频摆等重要设备。1985年，多功能内耗仪又问世了，它集扭摆主体、光源、光电接收器、真空系统、模拟控制柜等于一体，可对数据进行采集、实时处理、存储及打印。对此，国内外同行专家给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誉。

奔忙的“科技使者”
1988年 9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葛庭燧院士对苏联进行了一次“破冰式”的访问，同行的有固体所开放实验室副主任朱震刚研究员。苏联科学院院长奥西比扬会见了葛庭燧院士，在友好的谈话中，双方都希望进一步加强科技合作，并决定：苏联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四年一次的1989年“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葛庭燧院士任大会主席，这是载入固体物理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葛庭燧院士1956年就访问过苏联，那时他正在参加全国“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定，跟随以刘杰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两个月。这次重访，葛庭燧在莫斯科作了多场学术报告，受到了苏联科技界的最高礼遇。半个月中，他们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三个城市，参观了莫斯科大学、约飞研究所等8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与苏联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时刻感受到中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葛庭燧院士作报告时，莫斯科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几乎都来了。其中，一位年近70的老教授一直在会场门口等待，葛庭燧一走上台阶，他就迎上前问道：“葛教授，您还认识我吗？”原来，1956年葛庭燧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时，他就听过葛教授的学术演讲。二战中，他腰部受过重伤，不能久坐，这次他来了，并一直坚持听完。报告会后，一些慕名而来的年轻科技人员都排起了队，请葛庭燧院士签名留念。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苏两国的科技交往“冰封”了多年，一直很少有机会看到苏联在固体物理、特别是在内耗与超声衰减领域的文献，不了解苏联同行所做的工作。这次访问，给中国科学家的印象是：他们的实验设备并不太先进，但科技人员有很好的物理思想，工作也很扎实。为了参加“北京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苏联科学家已提交了23篇论文，论文数量居参会国第三位。
访问期间恰逢中国国庆，苏联电视台播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当三位教授宴请葛庭燧院士一行时，其中一位索伊费尔教授说，去年5月他来过合肥，每天清晨，看到不少人在河边读书、练功、拉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接着说，这么多人都在干事业，中国怎么会不成功呢？ 
在波兰，葛庭燧一行访问了金属物理研究所。当他们发现当时波兰的经济比较困难时，就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了一些巧克力，送给了波兰的同行科学家。
葛庭燧院士以对祖国的至爱至诚，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科技使者”的重托。
四、登上世界领奖台
“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5月7日的长文，说你荣获TMS梅尔奖，我要向你祝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亲笔给葛庭燧院士写来了这封贺信。这篇1999年5月7日的长文《登上世界领奖台》，是我们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报道的独家新闻。
葛庭燧院士“三度访美”的故事，实现了他半个世纪前许下的诺言。
葛庭燧永远也忘不了1949年回国前夕美国朋友的劝告：“你回去将会断送你的科研事业”，有的还开玩笑地说：“在现代科学书籍里，能找到几个中国人的名字？”这些话曾经刺痛了葛庭燧的民族自尊心。他当即立下志向—— 一定要把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学识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干出一番事业来让外国人刮目相看。
1980年，葛庭燧院士第一次重访美国，与阔别了31年的甄纳先生重逢，作为学生和同事，葛庭燧院士仍然在金属内耗领域奋斗着，依然是这个领域的掌门人。在与一些美国朋友的交谈中，有人这样说：“在国际科学界，现在处于一流水平的学科几乎都有中国人的名字”，但他们又紧跟一句：“不过，像你们这样的科学家都是在外国培养的，成果也是在外国出的。”一石激起千层浪，葛庭燧下定决心：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培养出自己的年轻科技人员，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 
葛庭燧院士第二次重访美国是1985年6月，参加“第八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葛庭燧院士在会上作了特邀报告，他的学生张立德研究员宣读了多篇论文。中国青年学者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同行们认为：中国学者的论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大会决定了第九届国际会议就在中国召开，并推选葛庭燧院士为大会主席。
1989年7月，固体物理所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经国际委员会投票选举，76岁高龄的葛庭燧院士荣获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最高奖——甄纳奖。这是以甄纳命名的大奖，83岁的甄纳教授在美国家中得到这个消息，甚感欣慰。
四年后的1993年，第十届国际会议在意大利拉开帷幕，会议特别赞助了12位中国科学家前往罗马。大会主席认为，中国有优秀的内耗研究传统，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就算不得是国际会议。会上，葛庭燧院士和朱震刚研究员、崔平博士等又带去了丰硕的成果，提交了40多篇论文。葛庭燧院士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内耗扭摆仪的发明和内耗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报告。
在葛庭燧院士领导下，经过20年的建设和发展，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成长起来了，固体物理所的内耗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以充分的实验数据，肯定了传统的晶粒间界内耗峰是由晶粒间界的滑移过程引起的，从而结束了世界上关于这个问题多年的争论；他们还发现了新的内耗峰，以及一系列非线性的滞弹性内耗弛豫谱等。正是这些发现，使他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一门新的学科领域 —— 非线性滞弹性。葛庭燧院士等提出的新的理论体系，再次记入了科学史册，它和半个世纪前的“葛氏摆”和“葛氏峰”一样，闪烁着中国人智慧的光辉！
1999年，葛庭燧院士第三次重访美国，登上了世界领奖台。
3月2日晚，美国圣迭戈万豪饭店宴会厅举行着盛大的晚宴暨颁奖大会。TMS学会（国际材料科学联合会）主席宣布：1999年度梅尔奖授予中国科学院葛庭燧院士，同时邀请他在TMS学会第128届年会上作题为“晶界弛豫研究50年”的学术演讲。
领奖台上，86岁的葛庭燧院士神采奕奕，西装上别着一朵鲜花。大会主席热情地向500多位各国来宾介绍葛庭燧院士的简历和成就，时间长达5分钟。在热烈的掌声中，葛庭燧院士接过了梅尔奖的奖章—— 走上了他一生学术成就的荣誉之巅！“梅尔奖和梅尔金属讲座演讲人资格”是国际材料科学和应用领域至高无上的荣誉，是一项终身成就奖，意味着葛庭燧院士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的科学权威。这也是自1921年设立该奖以来，亚洲人首次获此殊荣。
会议中心的大厅里，挂有葛庭燧院士的大幅照片及成就介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法国科学院院士、日本金属学会会长等在内的10位著名科学家，对葛庭燧院士半个世纪以来的杰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分别写道：
——葛庭燧教授的名字和材料科学中的内耗研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的实验才华和物理洞察力使得这一领域第一次被人们真正了解，葛庭燧教授是最负盛名的材料科学家。
——葛庭燧教授是内耗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他发明的扭摆已经在内耗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了50年。在冷加工内耗峰和晶界滑动内耗峰方面发表了突破性的论文，给出了理论阐述和实验证据。另外，在溶质内耗峰以及近来在非线性滞弹性现象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葛庭燧教授极富创造力，长期以来不断取得科研成果，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能力得到了加强，获得了许多奖励。他长期献身科研一线的精神举世无双，在中国和世界上得到了公认，理应获得梅尔奖。
葛庭燧院士一生撰写了240多篇科技论文，其中150篇与金属内耗和滞弹性有关。
葛庭燧院士的名字被写进了物理学词典，《英德法俄汉物理学词典》中只有2位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词条：一条是“葛庭燧扭摆”，一条是“黄昆散射”。
五、一代宗师载史册
2000年4月29日，87岁的葛庭燧院士怀着对科学事业无限的眷念，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的深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01年5月2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院士铜像揭幕仪式在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隆重举行。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国家基金委、安徽省及合肥市的领导共同为铜像揭幕，葛庭燧院士夫人何怡贞研究员偕子女向铜像深深鞠躬。
2013年5月3日，在葛庭燧院士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所出版了纪念专辑。其中载有孔庆平研究员满含深情的一首诗：
亲聆教益五十年，深感先生品德贤。
锐意创新多奉献，执着求真治学严。
身教言传育后辈，春风化雨入丹田。
一代宗师人景仰，喜看桃李满科苑。
葛庭燧院士的另外3尊铜像，分别矗立在他奋斗过的沈阳金属研究所、 科学岛科技展览馆葛庭燧院士展厅，还有一尊铜像安放在他的中学母校——山东蓬莱一中的校园里。
记住、讲述，是最好的纪念；传承、发扬，是后来者的使命。
葛庭燧让中国人在世界金属内耗领域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迄今这个领域有两个最伟大的名字——美国人甄纳和中国人葛庭燧。
葛庭燧，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2020年11月22日）




